抢救民族文物
——当前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重点

宋兆麟(
一　严峻的形势
历史上的民族文物已由文物部门管理起来，此不多述。仅就近代民族文物所处的形势谈一些情况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，如民族识别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、文艺十套集成等工作，都留下许多珍贵的民族文化，但是它多局限于社会形态和文化艺术的记述，对民族文物向来没有系统抓过，因此在历次政治活动中，毁灭了大批珍贵的民族文物。当前有三种势力又进一步冲击着民族文物的生存：
（一）农耕社会向工业化、信息化社会的转型

我国的传统文化基本上是农耕社会的产物，现在中国社会正在转型，迅速向工业化信息化转变、发展，原来的文化必然要变，顾炎武在《日知录·宗世风俗》中有一句话：“天下无不变之风俗。”这种变化有三种情况：
一是已经退出历史舞台，如佤族猎头、凉山奴隶制、满族的摇篮、蒙古族的勒勒车及其制造工艺、鄂伦春族的桦皮工艺、黎族的树皮布和芭蕉布、西藏农奴制等。
另一种是基本丧失社会需要，不久将退出历史舞台，如黎族文面、耳苏人（藏族一支）的象形文字、彝族和藏族的马帮、布依族的“戴甲壳”。
还有一种是仍然有社会需要，本身也在改进，还能存在，甚至可以弘扬，如京剧、昆曲、同仁堂老字号、中医药、藏医药、藏族唐卡艺术、仿膳的满汉席等。

由此可知，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，有许多传统文化会消失或即将消失，对此必须抢救，有些可给一点助力，令其“延缓”；有些会存在下去，必须保护、发扬。
（二）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，大量西方文化传入中国
如洋节冲击中国节，洋玩具冲击土玩具，在这种较量中，不少中国传统文化处于弱势，所以更要抓紧保护，如计算机对中国珠算的冲击就是一例，还有商场用的电子秤对中国传统盘秤的冲击。我国少数民族历来有麻纺、毛纺、绵纺的优良传统，而且壮锦、苗绣是很有名的，但是在中外现代纺织品及其工艺的冲击下，上述传统纺织工艺已走向死胡同。
（三）市场经济的刺激席卷中国，波及千家万户
为了某种利益，大的有用炸药包炸辽墓盗掘文物，小的是家里翻箱倒柜，出售各种传家宝，大家去潘家园看看，那里是中国最大的民俗文物销售中心，洋人也在那里淘宝，从潘家园能看到市场经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。有一位俄国学者说：“将来中国人研究年画必须到俄国看实物！”一位韩国人说：“将来看中国的旧物件要到首耳！”这些话说得过重了，但是可以发现市场经济使中国传统文化大量外流的事实。在市场上，能看到满族和蒙古族文书、苗族蜡染。过去藏传佛教的经书、经器、佛像被奉为圣物供在寺院内，现在却变成跳蚤市场的销售品了。过去汉族把祖先影像当成家庭的最高神祗，现在也拿到市场出售了。
现在全国正在推行建设新农村政策，在民族地区也有相应的政策，如海南省在黎族地区要消灭茅草房，一律改住砖瓦房，这当然是一项进步措施。但是黎族的茅草房却是黎族“旧物件”（多为民族文物）的贮藏库，如果在消灭茅草房时没有考虑到抢救民族文物，也会加速黎族文物的消失。事实正是如此。过去黎族房外挂很多渡水葫芦（古代称“腰舟”），在房檐下插很多骨刀、骨铲，至于轧花机、脚踏纺车、踞织机更比比皆是，可是当主人迁入瓦房，上述“旧物件”处境艰难，先是“留之无用，弃之可惜”，后来就变成废墟上的垃圾了。
民族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种形态。民族文物属于前者，它的毁坏是看得见的，但是附着在民族文物上的非物质文化的消失就看不见了。过去泸沽湖地区流行走婚，因而人人都会唱情歌，现在走婚已变，会唱情歌者也寥寥无几；过去西南民族走廊以马帮为交流工具，赶马的“锅头”会唱许多“马帮调”，现在汽车取代了马帮，“马帮调”也成了一种淡化中的记忆；东巴文是很有名的象形文字，但真正能守能读东巴文的老人一个接一个过世，东巴文后继无人，东巴文字快成为死文字了。此外如民族传说、民族音乐、戏剧、医药、纸马等等，同样都处于濒危之中，用不了多久，它们将消失在地平线上，这就是民族文物面临的严峻形势。
二　抢救的意义
从上述分析看出，抢救民族文物是历史的必然，这是一项国家的文化建设，是振兴中华民族、造福子孙万代的伟业。
首先，抢救民族文物就是抢救财产。一提到财产，总会想到农产品、工业品、黄金、白银，这当然是主要的物质财富，但是各民族留下来的文化也是财产，而且是用黄金都无法换来的财产。有些民族文物价值连城，现在一件像样的古代唐卡，价值上千万元；一件明代永乐时代的鎏金佛，价值达到一亿多；过去黎族的龙被仅几百元一件，现成已炒到十多万元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民族文物具有重大的历史、学术和艺术价值，而且是不能再生的物质文化，这是越来越少的珍品。既然民族文物如此珍贵，目前社会的急速发展又使它陷于濒危状态，对它们进行抢救是极其必要的，抢救民族文物就是抢救民族文化遗产，抢救下来的民族文物越多，我们积累的文化财富就越多。
其次，民族文物的价值决定它有广泛的实用性。第一是学术研究的珍贵资料，无论是历史学、考古学、宗教学、天文学、医学、艺术学等研究都取材于文献记载、考古发现，但是这些史料并不完善，多有残缺不全之处，民族文物则包罗万象涉及很多学科，它不仅有物质文化，还附有许多传说故事、工艺技术、表演艺术、信仰等非物质文化，堪称是“社会的活化石”，所以民族文物对研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史有不可估量的价值。有不少学者从中受益，做出了许多突破性研究。第二，发展新文化必须借助于传统文化。民族文物及其有关的非物质文化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，我国要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，必须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，并将其发扬光大。有些艺术家在《格萨尔》、黄道婆等传说中，吸取精华，创作了《刘三姐》、《格萨尔》、《黄道婆》等大型歌舞，深受中外观众欢迎；有的画家在东巴画的基础上，创作了新东巴画，已经走出国门；有些表演艺术家在各族傩面具的基础上，创作了变脸艺术；各地的民歌手，已走上舞台，成为“原生态歌曲”表演家等等。这些事例告诉我们，传统的民族文物和文化对繁荣、发展新文化有重要作用。第三，可以利用民族文物筹建民族博物馆。民族文物是民族博物馆的物质基础，一旦有了丰富的民族文物必然能建成形态各异的民族博物馆。半个世纪前我国没有一座民族博物馆，近二十多年来兴建了不少民族博物馆，这些博物馆成为抢救民族文物、组织陈列展览、进行民族文物研究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龙头单位，功不可没。国家文物局计划在“十一五”期间为每个民族建一座博物馆，这是很必要的，也可建一些专业性的民族博物馆。
此外，民族文物也是进行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。现在西方文化铺天盖地而来，我们的传统文化却不被重视。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。我们应该把传统文化推出国门。既然中国的历史文物展已经在国外打开了，我们也应把民族文物展推出去，可以组织各种专题展，如《中国丝织》、《中国蜡染》、《中国傩面》、《中国剪纸》、《中国民族文字》、《藏族唐卡艺术》等等。这些展览不仅能进行文化交流，让世界了解中国，而且随展人员也能走向国外、了解世界。
三　总结经验，把握当前保护重点

在近代史上，我国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关注民族调查。建国后，进行民族识别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、民族语言调查、文艺十套集成，各地也搜集了很多民族文物，其成就是巨大的，这些工作说明两个问题：

一是我国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、抢救，不是从今天开始的，早在八、九十年前就有人做了，发展到今天，已有几代人为此付出了努力。
二是我们必须正视前人的工作，在原有的成果上开展今天的普查，否则就会出现低档重复，甚至犯错误。

我们应该对过去的工作有一个总结，一方面应该充分肯定已有工作的成就，从中借鉴成功的经验，也要吸取已有的教训。另一方面，要找出过去工作的不足。总结起来，这些不足包括：一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调查多侧重社会形态和阶级斗争，对文化涉及较少，而且有不少禁区，如宗教、民俗、工艺等；二是当时比较重视使用文字记录，出版调查报告，但是记录手段单一，没有科学录相，更为严重的是没有搜集实物——民族文物，留下了难以弥补的损失。

目前我国正在进行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，先后进行了试点、普查、评选名录和传承人，这是极其必要的，但还没有把全面搜集实物——包括汉族民俗文物和民族文物列入议事日程。文物的抢救尚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，这是极其薄弱的工作环节，我们可否在民族文物未完全消失、毁坏之前，把它抢救下来，这应该是当前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，这不仅是中国文化建设的大事，也是世界性的问题，各国都在做。
为了把抢救民族文物当作一件急事、大事来抓，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：

第一，制订保护法和出境管理条例。我国对当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较好，早已制订了《文物法》，还有不少相关条例，但是对近百年的民族文物却保护乏力，外流严重，如西藏每天都有几汽车外运藏式家具，西方家庭以收藏一、两件藏式家具为荣，可是西藏文物局无法管制。因此应该在制订《非物质文化保护法》中包括民族文物保护条例。这应该是《文物法》的补充和延伸。
民族文物保护法规未出台前，可否先制订一个《禁止出口民族文物条例》，同时编一本《禁止出口民族文物的图典》，先把严重外流现像制止住。

第二，摸清家底，制订抢救规划。首先应该摸一下家底，我国少数民族到底有多少历史文化遗产，其中物质文化（民族文物）有多少？非物质文化有多少？过去做过什么工作？现在有哪些空白和薄弱环节，从而确认当前抢救民族文物的重点。
我认为全国民族文物保护应该有一个设想，内容包括：在全国范围为每个民族搜集一套以上的文物，有些较大的民族分支系或区域类型，每个地区或支系的民族文物也应该搜集，其总数量当在几十万件以上；将民间美术、工艺、民俗、信仰作为搜集的重点。为了达到上述目的，应该开列《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清单或名录》，在此基础上安排抢救工作。
在抢救任务确定后，应该把任务细化，按地区、民族列出许多抢救课题，尽量要小题大做，不要大题小作。如果一次完成不了，可分若干阶段进行。
第三，抓成果。一是围绕民族文物，编辑《某某民族文物图册》，应该图文并茂，以图为主，以文释图；二是拍摄与文物有关的录相，保留形象化的工艺或表演资料；三是搜集民族文物，要有总账和文物卡片。
四　谁是抢救民族文物的龙头
过去我国的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，基本上是靠发红头文件，按文化行政系统布置工作，具体做工作的单位又是群艺馆、艺研所之类，他们对表演艺术是较熟悉的，对其他就不甚了解，对民俗文物、民族文物就更生疏了，而懂得的专家却看着干着急，所以，抢救民族文物应该由谁来抓？由谁去做，这是值得研究的。
就非物质文化而言，可否模仿中国社会科学基金的办法，先公布课题项目，公开在社会上招标或实行委托制，把科研单位、高等院校和文博界的专家团结起来，共同从事非物质文化保护。民族文物抢救，更需要专业性知识，由文物专家来做是必要的。
现在我国兴建了不少民族博物馆，省一级的有黑龙江民族博物馆、云南民族博物馆、海南民族博物馆等。自治州级的民族博物馆更多，如延边朝鲜族博物馆、楚雄彝族博物馆、大理白族博物馆、凉山彝族博物馆、临复回族自治州博物馆。至于县（族）级民族博物馆和民族院校博物馆就更多了。就总的形势看，大部分馆是健康的，成绩是主要的，但也有一些问题：一是经费不足，难以开展正常的展览和征集文物工作；二是人员水平低，满足不了工作的需要；三是有的馆领导不务正业，抓一些与文博工作相左的活动。
为了发挥各项民族博物馆的作用，我认为有三项工作应该抓一下：

第一，应该明确博物馆应该是抢救民族文物的龙头，起码应该把自己所在地区各民族的文物征集到手，加强田野工作，这应该是我国各民族博物馆的正业、主业。在这些博物馆的计划中，应该计划每年都下去几次，征集一定数量的民族文物，条件成熟的可举办民族文物展。
第二，应该培训博物馆的干部，其中有两类：一类是管理干部，这些人不仅应该具有一定的民族文物知识，还应该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开拓精神，没钱想法找钱，有了钱就要征文物，搞展览，进行科学研究。另一类是民族文物专业人员，要有独立从事文物征集能力、设计各种陈列展览，开展学术研究的能力。应该承认，在有了经费之后，人才就是关键问题。
第三，加强博物馆的建设，在人力、物力和财力上加大投入，同时，应该组织这些博物馆积极参加非物质文化保护，或者安排一些民族文物抢救任务，这样也能使民族博物馆的工作活跃起来。
(作者简介：宋兆麟，国家博物馆研究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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